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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割舍的情感

在记忆长河中，《青岛日报》就像一位特
殊的伙伴，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是良师
亦是益友，互为灯塔，照亮彼此。

初遇《青岛日报》是 24年前，我从大学选
调分配到基层街道工作时。彼时，我在党政办
公室工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各个部门和领
导们分发报纸。每天清晨，我会早早在单位传
达室等候报纸的到来。那一抹清新的油墨香，
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打开了我对这座城市认
知的新大门。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报头几个
大字格外醒目，像是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我迫
不及待翻阅，汲取着信息能量与文化含量。

阳光洒在报纸上，伴随着油墨香的氤氲，
我快速浏览一遍，如同探险家打开寻宝图一
般。我把报纸折叠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每
个科室和领导们的门口，双手沾满了黑黑的油
墨。我没有丝毫嫌脏，反而觉得每份报纸都像
是一支跳动的音符，奏响了每天工作的乐章。

后来遇到两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一
件事是街道的一名领导对日报的态度。某日
我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其办公桌上整整齐齐
摆放着他过去一年看完的报纸，横平竖直，令
人惊讶。他告诉我，报纸是大千世界的窗口，
也是学习的加油站。报纸翻阅后，还可以给
其他同事当“资料库”。这样不经意的一句
话，给我很多启示与感悟。小细节反映大格
局，他做任何事情都严谨细致，此后能获得国
家优秀公务员的荣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另

一件事是我在组织系统工作时，有幸与《青岛
日报》的两名记者讨论稿件。他们与我分享
日常工作，为了一个独家报道，可能在深夜还
蹲守在现场，只为获取最真实的第一手资
料。他们讲述在狂风暴雨中奔赴受灾地区，只
为将现场群众的情况及时传达，让更多人伸出
援手。虽然这两位记者谈笑风生、风轻云淡，但
眼里却闪耀着对新闻事业热忱而坚定的光芒。
他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故事像一颗璀璨的
星星，照亮了我对新闻行业的理解，也让我对

《青岛日报》背后的这群人肃然起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岛日报》成了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我从事文字
工作的历程中，从报纸上寻找素材成了必修
课。于是，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潜移默化中
养成了对文字，特别是对美文的偏爱。每天
沉迷于阅读、写作，如醉如痴，尤其喜欢把那
些直抵内心的文章剪下来收集着，再粘贴到一
本本白纸装订的本子上，分门别类整理成册，或
供写作时参考，或闲暇时翻看。这份精神食粮
如甘泉般润泽着我的心田。美好的文字是可以
赏心悦目的，与文字相逢的瞬间是一见钟情的
欢喜，一路走来，收获良多。

时至今日，我仍然习惯剪报。我通常讲
要用好“两把剪刀”，一把是“机械剪刀”，一把
是“电脑剪刀”。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
头。定期翻翻以前的剪报，如徜徉在文字的
河流中回望，那些美文如佳茗、如美酒，沁人

心脾，令人陶醉，一读再读，难以割舍，剪下来
留存，让文字留痕，不仅能拥有一处怡情的乐
园，更能温暖我的闲暇时光。

剪报的过程，仿佛在读一本量身定制的
书。这些零散剪报，主题多样，风格迥异，篇
幅短小，意蕴深厚，积少成多，成为提升自己
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慢慢
养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毛病”，成为一
种癖好，而且越来越钟爱，乐此不疲，一发而不
可收。其实，剪报的过程如同一场与文字的约
会，小心翼翼地裁剪，既是对知识的敬畏，也是
对美好的珍视。回望我剪报的那段美好时光，
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如同一朵永不凋零的
花，持续散发着岁月的芬芳。

后来，在街道工作时，《青岛日报》又成为
我在基层沃土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的好助
手。每天清晨，我都会在办公室等待它的到
来，那种期待如同期盼远方亲人的信件。我
随着记者的笔触领略青岛海边的潮起潮落，
感受崂山云雾的缥缈神奇；我为城市里那些
温暖的好人好事而眼眶湿润，也为青岛在经
济发展上取得的新突破而热血沸腾。每当我
看到一些典型案例、先进经验、启迪文章，我
都会在上面直接批示，让同事们学习和分
享。从中我深刻地悟出，思想才是文字工作
的闪光点。这种通过报纸举一反三的工作方
法，让基层同事们的视野得到了拓展，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养成了大

家相互学习的好习惯。
当然，我自己也从《青岛日报》中受益匪

浅、感触良多。那些精彩的报道、优美的文
章，都是我以前学习写作的范本。我模仿着
里面的写作手法，努力让文字也能有那样的
感染力。因为它，我开始尝试向报社投稿。终
于，我的文章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那一
刻，我的心像是绽放的烟花，好像有一场音乐
会正在我的身体里唱响。我一遍又一遍地读
着自己的文章，那种成就感无法用言语形
容。这不仅是我的文字被认可，更是我与《青岛
日报》缘分的又一次升华。此后，每当我的文字
出现在《青岛日报》上时，那感觉就像是与这位挚
友共同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心中满是自豪
与喜悦。

在岁月的流转中，我与《青岛日报》的缘
分也愈发深厚。而今，我从一名忠实的读者
成为报社的一名领导，深感重任在肩，任重道
远。这些年，全媒体的迅猛崛起和媒体格局
的深刻变化，对日报来说也是严峻挑战。“众
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 75年沧桑岁月的
深厚积淀，有一代代报业人孜孜不倦的耕耘，
有一群志同道合不以山海为远的战友，我们
会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在追
风赶月的征途中，心怀职业的理想，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继续挺
立时代潮头，为改革发声，为城市立传，为人
民讴歌，续写更多新时代新征程新华章！

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学习写作的。
幸运的是，自己从开始就得到了《青岛日
报》编辑们的鼓励和培育。

那时，我在胶济铁路沿线工作，业余时
间学习写作，并开始在《山东文学》发表诗
歌。我在《青岛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
散文诗。稿子是从邮局寄到报社的，编辑
老师看过后回信说，您发来的诗歌收到了，
语言很美，准备刊用。接到信后，自己高兴
了很多天。因为能得到《青岛日报》编辑的
认可，对初学写作的自己是个巨大鼓励。
从那时起，我陆续得到了刘海军、王亚平等
诸位老师的鼓励。

我的文学缘起恰好与改革开放的时间
重叠，中国文学也迎来自己的繁盛期。那
时，许多诗人开始进入新散文写作，使散文
呈现出一种深邃大气的艺术境界，也让我
感受到散文的强大引力，从那时起我写了
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后来收入我《迁徙的
鸟》的散文集。这本散文集里的大部分作
品是在《青岛日报》发表的。

这些年，我陆续在《青岛日报》发表过
许多散文，有的被《散文选刊》选用，有的进
入年度选刊和年度散文排行榜。其中《北
风》先是被《散文选刊》选用，又被林贤治先
生选编的《2003：文学中国》选入，后再次入
选他编辑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书；《梦中
的马》进入 2005 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

《大雨将至》被推为“近年国内杂志所发印

象中的好散文；”《蟋蟀在黑夜吟唱》、《滨海
读思》、《迁徙的鸟》三篇入选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9散文》。

在这些散文里，有的还被青岛电视台
拍成电视散文，分别是《家族的记忆》和

《开往城市的火车》。其中《开往春天的火
车》被评为“中国名家散文系列电视散
文”，是根据我的散文《开往城市的火车》
拍摄的。在这篇散文里，我从自己与父亲
两代人的角度，书写了胶济铁路对于青岛
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反映了改
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受到许多
观众的喜爱，并获得过电视领域的多个奖
项和好评。

在创作的同时，我多次参与过《青岛日
报》的征文活动，其中，2009 年在《青岛日
报》副刊组织的一次征文活动中，我创作的
组诗获得一等奖。

在长期的写作中，我注重用悲悯的眼
光，关注人与动物的生存困境，以冷静的笔
调和诗意的语言，描述生命在生死消亡过
程中的灿烂和悲壮。我在散文里写过故
乡：黑夜来临之前，鲁庄上空飘着一层薄
雾，久久不散。喊牛的声音、找孩子的声
音、农具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地缭绕在村
庄四周（黑夜的记忆）；我写过亲人：祖父就
在这样的灯光下喝酒。老人晚年唯一的嗜
好是喝一种地瓜酿造的老白酒，然后在夜
里使劲地咳嗽，有着吐不尽的岁月沧桑（北

风）；写过因为政治事件被迫离开故园，最
后客死他乡的三姑；写过那辆载着父亲和
自己梦想的火车（开往城市的火车）。我写
过许多动物：食草动物在食肉动物面前奔
跑；动物在人类面前奔跑；人类在自然灾害
面前逃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还有
一只大花猫。生活的逻辑就是这么现实而
荒谬。在《古老的牛群》里，那头一生劳作
的牛，最后却被宰杀了；在《梦中的马》里，
那匹逃离了农耕的马，在一个大雪之夜回
到自己主人的院子。在《迁徙的鸟》里我写
道：那个秋天，鸟的出现似乎没有迹象，但
它们确实出现了：三只、五只或者更多——
这是一些迁徙的鸟。它们用夜色隐蔽自
己，尖厉的鸣叫蕴涵命运的成分……鸟是
有灵性的，鸟在人类生活中不停地鸣叫着，
这是鸟类的生命之歌，是一首穿越时空的
生命乐章。

这些年除在《青岛日报》发表作品外，
我还在几十家国内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小
说、诗歌、散文多篇。小说、散文多次被转
载。在 1991 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青春的
风》诗歌征文评奖中，我的诗歌《歌唱腰鼓》
从全国2万多份来稿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唯
一的一等奖。

能获得这些成绩，离不开《青岛日报》
编辑的认可和支持。作为一个写作者，只
有感恩鼓励，并与《青岛日报》相知相守，携
手共进。

往返于生活与文学的堡垒

太平路33号，我永远的精神地址

张 毅◆

我在青岛日报社工作了18年，先在晚报，后
来又去早报，18年来的工作内容基本没换过，一
直在做文化板块，有文化娱乐新闻也有副刊。时
间过得快，现在说起来，我离开报社也已经 8 年
了，人生没有几个8年，更没有几个18年，所以报
社的同事约我写“我与《青岛日报》”时，感觉千丝
万缕，理不出一条线来。

我从未在日报编辑部工作，虽然在同一栋楼
里待了好多年，“日报”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既远
又近的存在。在晚报时，凡是有些资历的同事多
是从日报编辑部调来的。听他们偶尔说起上夜
班、拣铅字、画大样这些词来，感觉十分神秘。我
去报社工作时，早就告别了“铅与火”，所以，我在
报社从未在稿纸上写过稿子，但说起来也奇怪，
我对自己从未使用过的大样纸、铅字版有一种顽
固的向往。可能是类似的文章看得太多的缘故，
我总觉得那种手工状态更接近于想象中的“办
报”。在我们的心目中，报纸是神圣的，铅字代表
着某种权威，而如此神圣权威的东西，如果用手
工一下一下打造出来，那该多神奇。

《青岛日报》已经创办 75 年，是一份有历史
的报纸，青岛日报社也同样是一个有历史的单
位。凡属历史悠久的单位大都有个特点：里面有
许多高深莫测的人士，他们可能既非所谓专家，也
不是领导，但见多识广，所以，我到报社门口时常会
想起那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举一个小例子。2016年9月，我即将到青岛
市文学创作研究院报到，离职之前要把餐卡里的
钱全部花掉、门禁消磁。报社是个大单位，人来
人往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入职离职都不是什么稀
奇事。我觉得，除了在早报编辑部和几个报纸的
文化副刊部，估计也没有人会关注我换工作这件
事。我去物业公司的财务部注销餐卡时，低头为
我办理手续的大姐突然问我两个问题：Z老师退
休了吗？H老师还在编辑刊物吗？她所提到的
两位老师都是岛城的名作家，也是我即将报到的
新单位的前辈，虽然我即将到新单位入职，但此
时那里是个啥情况还糊里糊涂。我支支吾吾地
回答了几句，那大姐抬头看我说，行，我看你去那
儿能行。我出了一脑门汗，不知如何接话，一边
讪笑一边着急忙慌地走了，我不知道为何这位大
姐对我的这点事如此了解。过了好几年我才从
老同事那里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日报老一辈
的副刊编辑，于岛城文坛那是一个“门儿清”。

回想起来，虽然我后来一直上夜班，与其他
部门的同事交流少，但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天天都
呈现在新闻纸上，其实，很多人都是互相熟悉
的。201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曲终人不见》，
日报的“三味书屋”很快就选发了那本书的前
言。后来专门为那本书做了一场音乐会，我去给
王亚平和薛原两位老师送票，他们都表示看书就
行了，音乐会还是留给喜欢的人去。从那本书开
始，我渐渐地成为一名写作者。报社里的作家很
多，他们也渐渐地以我为同道，我至今也时常与
他们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聊最近读了什么，写
了什么，这是许多年来我在报社工作的日常状
态。我至今记得一位同事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人
在给自己一个写作计划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段时
间有归宿感。“归宿感”其实是一种难以获得的感
受，我们天天劳碌，何尝想过心归何处呢？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说，副刊编辑其实是在给许多写作
者创造“归宿感”。在热闹的新闻单位，文艺副刊
编辑多少有点特别，他们的工位上都摞着一叠
书，匆忙走过，只见书不见人。日报副刊的许多
编辑都是有影响的作家，想到他们，就觉得我从
报纸记者走向专业写作似乎也是必然。

我第一次在《青岛日报》发表作品已是2017
年末，当时是薛原兄约我写了一篇电影《芳华》的
影评。我 1998 年开始作电影记者，写过不知道
多少影评，但那都是职业行为。此时的这一篇影
评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作者的写作，所以写
得格外用力，记得也特别清楚。2022年，我又开
始陆续给琴岛副刊投稿，发表了一些散文。我现
在主要的精力是用来写小说和编期刊，但我一向
认为，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的作者，都免不了有一
些“外溢”的感受，适合写成三两千字的文章，甚
至千字、数百字的短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一
座城市也应该有集合本地作家的报纸副刊，传媒
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是
否活跃，报纸副刊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网络写
作兴起之前，写作者多从报纸副刊开始，许多成
名已久的名作家，在面对报纸副刊时，也多不会
吝惜他们的笔墨，因为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对读者来说，这些短文方便阅读，对作者来说，写
这样的文章，好比书法家写正楷，画家画素描，既
能见到基本功，也能见到真性情。

我至今仍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只不过时常
是在手机上读电子版。《青岛日报》的艺术青岛
专刊以及青报读书、琴岛副刊更是每期必读。
毋庸讳言，传媒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
我仍然相信，有一些价值是恒定的，是永远不会
改变的。

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招考公务
员。我考上了。

那是1982年，我高考落榜，就参加了这
样的公务员考试。我考上了，去了市南税
务局工作。那年我18岁。第二年就参加了
电视大学的学习。学习很繁忙，半脱产，业
余时间全得用上。我22岁毕业了，当天，我
就拿起笔来写诗。虽然那时诗是什么，人
生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我一窍不通。我还
是写这些我不懂的事物，因为我喜欢诗。
为什么喜欢诗？我也不懂，我想我的灵魂
天生是一颗语言的种子，在语言中我最爱
的就是诗。毕业了，业余时间全是我的了，
可以读诗写诗了。我写的第一首诗就是

《致友人》。
那时，我的单位在湖南路上，青岛日报

社是太平路 33 号，两个单位仅隔了一条
街。20世纪 80年代，青岛日报社还是一个
小楼，在栈桥边，白色的楼体，楼体不高，红
的瓦像个小红帽。对我来说，青岛日报社
是极其神圣的地址，每一回走过它，我都会
想起张爱玲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他一
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
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满山遍野都是今天。”
这话是张爱玲说给胡兰成的，说这话的时
候他俩正相爱着。不知怎的，这句话成为
我心中青岛日报社的隐喻，每一回走近它，
走过它，它散发出来的金沙金粉的光芒总会
打在我的脸上。我最喜欢《青岛日报》的副
刊，日报每天四个版，每周一个副刊版面。
副刊上面发的文章和诗歌，它们太棒了。平
时显得挺平凡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印制在报
纸上，每个字都变得尊贵，有思想，沉甸甸
的，金灿灿的。那时，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让
自己的文字在《青岛日报》上变成铅字。

我把《致友人》手抄在白纸绿格的稿纸
上，放在单位的信封里。青岛日报社近在
咫尺，我也没敢送过去。我买回邮票，认真
地贴在信封的右角上，去了邮局把它投寄
出去。这样做才对得起我心中《青岛日报》

的圣洁。然后，我就忘了这件事。打死我
我也没有胆量认为自己的第一首小破诗就
能变成铅字！

一个月后，我在单位里接到了一封来
自青岛日报社的信。信封在我手里时，我
都惊吓得不敢打开它来。是一个叫李洁的
编辑写给我的，她让我去青岛日报社“一
晤”。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青岛日报社，
李洁老师原来是个男的，瘦，白，特别年
轻。李洁也没有想到“高伟”在他眼里由一
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我后来知
道，李洁觉得我那首诗不错，想发表，但就
怕这首诗是抄来的，他想见一下作者，聊一
聊，就能看出是不是抄袭的文字。

有一天，我和我的同事董文波约好了
早晨起来去海边逛逛。那天，我们聊三毛，
三毛的小说把我和董文波震得一愣一愣
的。我们聊着聊着走到了栈桥边一个报摊
前。摊开的《青岛日报》上有一首诗，竟然
是《致友人》，我拿手把眼睛擦了一下，怕这
是我出现的幻觉。再一看，确实是我的那
首小诗，我的名字要人命地印制在上面
呐。我发表诗歌了！我狂喜。董文波用艳
羡的目光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目
光。那一天是1986年11月11日。

那一天，我把这张报纸一直攥在手里，
晚上睡觉时把它放在枕边，醒来了几次，看
看它还在，才觉得这不是梦。

然后，我就在《青岛日报》开始发起了稿
子。须知，当时在《青岛日报》发一篇稿子不
是一件小事，全市那么多热爱写作的人，一
周只有一个文艺副刊版面，而且，那时所有
热爱文学的人都想在《青岛日报》副刊上发
表作品，在这里发几篇作品，就会被几乎所
有的热爱文学的人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1988 年，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诗歌报》
公开发出征稿启事，主办首届探索诗大奖
赛和爱情诗大奖赛。在我的印象中，这是
全国诗歌大奖赛的先河举措。李洁给我打
电话，让我参与。我参与了，而且得了三等

奖。当时的获奖消息刊登在1988年7月9日
的《青岛日报》上，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城市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得到的鼓励是无与
伦比的，我爱诗歌，诗歌以它的温暖回报
我。文字鼓励我成长，大过世间的一切。

1990年，青岛日报社举办北九水笔会，
我有幸参与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笔
会，和一众这个城市优秀的文友共同游历
美丽的北九水，还有山水中的沟通与畅谈，
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写了随笔《山
魂》，发表在1990年8月28日的《青岛日报》
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随
笔。这篇随笔的责任编辑是徐昆源。我怎
么也没有想到，徐昆源与我几年后竟然成
为前后桌的同事。

1991 年，我从税务局调到《青岛晚报》
副刊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副刊编辑，副刊部
主任就是李洁。

从此，我一手写诗歌，一手写随笔，诗
歌和随笔集陆续出了 20本。直到今天，每
一天，我都读诗，写字。人呵，其实最大的
幸运，就是一生干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在生活，而不仅仅
是生存。我就是有了这样无上幸运的极少
数人之一。我说过，如果有来世，上苍再许
我当一个书生，我就来；不许我当书生，我
就不来了。

我的人生有两次极端重要的决定：一
次就是我从事报业工作，每天看栈桥和大
海；一次就是前几年把房子调至老市区，可
以看栈桥和大海。太平路 33号，我永远的
精神地址，我一扭头就能看到它。大海，我
爱它爱得生疼，如果我说我爱青岛的大海
第二名，那么谁也别争第一。

从此，我和这个城市最有智慧和最有
趣的人成为同事。和这些有能力的人在一
起，我，从来不敢懈怠，我必须成长。这些
当年的领导、老师和同事，直到现在我们还
是很好的朋友。这是个优异的集体，我一
想起来就温暖，心动。

高 伟◆

《青岛日报》是“大报”。记得有位知名诗人曾
说过，《青岛日报》在青岛就相当于《人民日报》。可
见其影响和魅力。

我第一次与《青岛日报》有联系，还是在恢复
高考的那年。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
约我去报社一趟。我这是第一次踏进报社的大
门，心里不免还有些紧张。接待我的编辑是位中
年女性，对人很客气，细声慢语。她问我参加高考
了？我那年确实参加了高考，并被通知体检，就等
院校录取了。我忘记当时报社是怎么知道这些信
息的，只记得女编辑说，那你一定有许多体会感受
了，写一写，让更多的人知道好吗？我一听很激
动。因为当时在《青岛日报》上出现名字，那可是
几乎全市人都知道的大事。我满口答应，还特别
问了一句：有什么要求吗？女编辑说，写你心里想
的就可以了。

很遗憾，那篇约稿没见报，我那年也没接到大
学的录取通知。后来回想，虽然编辑让我写内心
感受，但当时的我，深受过往时代末流的影响，还
沉浸在“东风吹，战鼓擂”的小框框里，忽视了报社
的大格局。

不过，与女编辑交谈时的鼓励、鞭策的话语，我
却没曾忘记。来年，我终于踏进了大学校门。稿子
虽没发在纸媒上，却印在了精神世界里。遗憾的
是，我迄今不知道那位女编辑为何人。

1992 年，我随青岛首个党政培训团赴新加坡
培训，所见所闻令我感慨不已，于是写了一篇七千
多字的“我看新加坡”，投给了《青岛日报》。我当时
心里有些忐忑，篇幅太长是一方面，另外毕竟是国外
感受，能发吗？没想，稿子一周后见报，仔细阅读了一
遍发现，竟一字没删，还破天荒地配发了两幅照片。
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报
社的敏感、前瞻、胆略明显超出我的想象。后来得知，
稿子见报，当时的市委书记看过后还专门给有关部门
领导打电话表示肯定和鼓励。我还获知，那篇稿子引
起不少人的兴趣和感叹。一位同事跟我讲，他亲眼看
到一位门卫拿着刊登那篇稿子的报纸对周边的人说，
咱们要快发展啊，将来也要像新加坡一样富有。这让
我对报社的领导、编辑们更加刮目相看、钦佩有加。

《青岛日报》是党报，自然更“与时俱进”，也更
注重“思想引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青岛日
报》开辟栏目，回顾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那一
年，我又写了一篇长文“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回顾了
我市第一次向全社会公开选聘四名领导干部的点
点滴滴。因为我曾是具体组织者，因此掌握一些细
节和“内情”，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开过，甚至当事人也
未必了解。稿子完成后，我担心编辑不了解当时的
情况，便与报社的领导沟通。没想领导一听题材，
马上表示支持并说，他当年也曾参与过选聘工作的
报道，对我市在干部选拔上的重大突破感触颇深。

稿子发表后引起一定反响，让许多当年参与的
人旧话重提，感慨万千。公开选聘虽然目标只有四
个人，但报名参与的却有 200 多人，这些人后面是
所在单位的同事以及亲朋好友，还有整个社会的关
注。如此算下来，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人介入了那次
轰动整个社会的“变革”中。这是改革开放最有力
也是最实际的证明，特别是最终被任命的四位领导
干部，他们后来的进步历程，与那次公开选聘有着
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没有那次公开选聘，就未必
有他们后来的发展。而《青岛日报》不吝版面，让我
的拙作刊登出来，足以说明他们对改革开放中所涌
现出的“新鲜事物”，是何等的关注、支持。

《青岛日报》虽有不少“阳春白雪”大作，但又不
乏“下里巴人”的稿件。我曾发表过许多稿件，多与
平民百姓息息相关。不论是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时
写的邻里之间的琐事、小事，还是调机关后写的一
些“社会现象”，无不透露着庸常百姓、普通人家的
烟火之气，而这些稿件，报社并没因为“平淡”“寻
常”拒之门外。这让我心生感激，也激发了写作的
信心。几十年过去了，纸媒似乎有逐渐隐退之势，
但我始终订阅《青岛日报》。没别的，那是一种情
感，难以割舍。

我与《青岛日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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